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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你会不会来？

那 时 候 ，这 首 歌 当 然 还 没 有 写 出

来，但在我们班每晚熄灯前的“卧谈会”

上，这一问却几乎是“必答题”，要么凿

凿有据地推理、要么条分缕析地判断，

大家各执一端，直至睡意袭来。

待急促的哨音骤响在夜空，谜底瞬

间揭晓。别忙，讨论并没结束，且听明

晚接着开讲。

没错，我说的是紧急集合。

条令上对紧急集合有着明确的表

述，而有过军旅经历的人对其独有的记

忆和经历，大都刻骨铭心。每每想起那

种陡然回荡在漆黑夜晚、带有几分深不

可 测 意 味 的 哨 声 ，我 眼 前 总 会 浮 现 出

“秋草马蹄轻，角弓持弦急”的景象。

集 合 本 是 军 营 常 态 ，可 一 旦 冠 以

“紧急”，就意味着时间非常紧张、任务

十 分 急 迫 。 于 是 ，当 哨 声 划 过 你 的 梦

境 ，你 的 第 一 个 动 作 必 定 是 从 床 上 弹

起，而绝非坐起、撑起、爬起。你的精神

绷紧，心脏随着耳朵听不见的秒针“滴

答”声跳动。

开灯，是绝对禁止的，四肢基本是凭

着肌肉记忆在运作。偶尔会因找不到衣

物出现片刻慌乱，在班长压低嗓门“慌个

啥”的一声吼后，很快就找回正常的节

奏。最后，当你全身披挂完毕、冲到操

场，对着夜空大喊一声“到”时，心头会顿

涌几分“仰天长啸”的激情……

我们连队的紧急集合大约分为几

类：一是在节假日的收、放假时段节点

进行，目的是检查人员有无提前出营和

是否按时回营，一般只需背枪携弹；二

是在夜间，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打背包携

行，这种方式既是战备检查又是训练，

突出兵贵神速，保证齐装满员；三是在

紧急集合完成后，立马进行小拉练，强

调“拉得动”还得“打得响”。这种在泼

墨般的夜晚负重攀行山岭的训练，堪称

紧急集合的“终极模式”，当然也是令我

们感到紧张的模式。

虽然不像射击投弹一样有环数米

数的标准，但是，每次落在后面的那个

班或者那个人，第二天早饭时，就着喝

稀饭啃馒头的不是咸菜，而是大家起哄

的笑声。

谁都不甘心落后，因此大家苦练之

余也会猜测紧急集合的时间、互相打探

消息。因此，“今夜你会不会来？”构成

了“卧谈会”的重要主题。

我们三班的竞争对手是二班，二班

的哨兵经过连部时，隐隐约约听到连长

对指导员说紧急集合，回来就告诉了二

班 的 所 有 人 。 于 是 ，全 班 早 早 打 好 背

包，和衣而卧，只等稳拿第一。没想到

哨兵的信息有误，二班苦等半夜，一直

风平浪静，天快亮时大家才睡着。年轻

人闭眼就是一场酣梦，以至于被起床号

叫醒时，竟误以为是紧急集合的哨声，

全班全副武装地冲了出去。

一 片 笑 声 中 ，他 们 才 知 闹 了 个 大

“乌龙”。接下来，“训练作风不扎实”的

批评不用说，二班“今夜无人入眠”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成了连队的经典段子。

不炼三炉铁，岂敢打大刀。事后的

班务会上，班长给大家上了一课：“二班

崴了脚不等于三班跑得快，有笑话别人

的嘴，不如有别人撵不上的腿。”

前面说过，紧急集合速度的要点在

于保持节奏。因此，每晚睡觉前，脱衣卸

装不仅必须伸手可触，更重要的是穿和

脱的摆放顺序一点不能乱，有情况时先

穿衬衣，再穿裤子、鞋袜（为避免散落，我

总是把袜子揣在裤兜里），在穿外衣的同

时用余光锁定手榴弹袋、子弹袋，待这些

装具披挂好后，再动手打背包。接着，背

包直接朝背上一甩，左手整理、右手持

枪，一溜小跑赶向集合位置。

这一套动作，如果能在 3 分钟之内

完成，就称得上行云流水。而那些掉链

子和闹笑话的，问题大都出在打背包上。

紧急集合中，全班的速度是以最后

一人到场的时间来计算的。在我们班，

我 虽 不 落 后 ，但 稍 有 失 误 就 可 能 拖 后

腿。当时，我哥哥在野战部队当兵，他

在信中传授了我一种“快速打背包法”，

并配上详细的图例、说明给我寄来。这

种 方 法 简 化 了 一 些 程 序 ，但 并 不 影 响

“三横压两竖”的规范，背包的紧实度也

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在 1 分钟内打

好背包。唯一的缺点是，外观会受一点

影响，打出来不那么整齐。但是，紧急

集合本来就讲究个“快”字，谁也没要求

你 背 着 朵 花 来 集 合 ，只 要 结 实 实 用 就

行。班长说得好：“就是捆成个粽子，也

强过看着有棱有角，一拉动就垮成一摊

的豆腐包。”

打背包的速度决定紧急集合的速

度。这个技巧在班里推广后，我们班基

本占据了连队紧急集合第一梯队的位

置。当时那种溢于言表的骄傲与自豪，

今天想起脸上还会淡淡一红。

原先，紧急集合都是连队组织的，

眼看到了年终，评先争优成为大家的目

标。为了公平公正，连队细化了一些评

比条件。比如在军事训练评比中，决定

将各班开展的“小拉动”次数和公里数

列为评比的硬指标。

“临敌阵者，疲马亦作突围之想。”

尽管当时并没读过梁启超的这句话，但

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扎堆的连队，谁也

不想被别人甩在后面。你让我看后脑

勺，我就让你看后脊背，你半夜集合我

就凌晨拉动……好在距年底还有 1 个多

月，大家虽然疲惫，但咬咬牙也能坚持

住。更何况那时年轻，不管夜晚怎样被

哨音从床上拽起，待紧急集合结束，回

来还能倒头就睡。清晨时再从床上一

跃而起，依然精神百倍。

话虽这样说，但好多次天亮后，我

再 去 看 曾 在 黑 夜 里 迷 迷 糊 糊 走 过 的

路——那山、那河、那沟、那坎……当时

居然能有惊无险地蹚过来，没摔下去，

不禁冒出些冷汗来。真的，好多年后，

我还是没明白，当时究竟是运气好还是

真激发出了某种潜能……

不管怎么说，紧急集合毕竟是紧张

而枯燥的。但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

偶尔也会冒出些插曲，成为我们军旅岁

月里一种“深于诗，多于情”的记忆。

我们的副班长，身板壮实且酷爱武

功。当时班里编有 3 个战斗小组，他和

我在负责扛机枪的火力组。这样的安

排 主 要 是 为 了 让 他 对 我 进 行“ 一 帮

一”。所以，每次紧急集合、每逢山高坡

陡，我的半自动步枪和背包常常会被他

扛在肩上。

边防部队都很重视军民联防，连队

驻地的苗族寨子有一个民兵排，排里有

一个女子民兵班。遇到一些大活动时，

她 们 少 不 了 抽 去 展 示 一 些 军 事 项 目 。

为了提高她们的军事技能，上级安排我

们连带着女子民兵们进行一些训练，其

中当然也包括紧急集合。

没想到，在临近老兵退伍时，一直在

帮助我的副班长，居然找我“帮忙”了。

由于年龄小、个头也不高，当时连

队分给我的解放鞋是全连最小的 5 号

（约 37 码）。那天，副班长用 2 号鞋来找

我换鞋。

他吞吞吐吐地向我解释着，在几次

联防训练中，他与女子民兵班里的一个

姑娘熟识了起来。部队明文规定，战士

不准在驻地谈恋爱。眼看就要退伍，他

不想失去这次机会，想送她一双合脚的

鞋，以表达情意。

我当然把鞋送给了他。在老兵退

伍前最后一次军民联防小拉练中，我看

到了那名穿解放鞋的女民兵。遗憾的

是，那时候的我对“感情”二字尚在懵懂

中，加上退伍命令一宣布，老兵就不再

担负岗哨勤务，忙碌之中竟没顾上问一

嘴。后来，我也很快调离了连队，副班

长与女民兵之间是否还有后续的故事，

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记起副班长

在紧急集合中帮我扛起步枪背包的厚

实肩头。我想，如果在这肩头旁站着那

位穿解放鞋的姑娘，那么，那句老话就

值得再说一遍——青春无悔。

紧 急 集 合
■郑蜀炎

海浪缓缓，拍打着堤岸；汽笛长鸣，

催促远行的人。

装备技师郭兴保在港口候船室和家

人打着视频电话。“我和女儿都很好，你

放心……海边湿气重，照顾好身体。”

看着电话那头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

儿，郭兴保的心中满是不舍。

就在不久前，郭兴保的女儿降生。

正休假的郭兴保满心欢喜地在家里张罗

着满月酒。正在这时，他接到上级电话，

命他立即归队远赴岛礁执行任务。

登舰那天的情形令郭兴保至今难

忘。庞大的舰体、银白的舰身，一股荣誉

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探着脑袋从舷

窗往外看，窗外一片湛蓝。舰船缓缓驶离

港口，由浅蓝驶向深蓝，郭兴保也开始慢

慢进入工作状态。一路上，他想象着在岛

礁工作的场景，心里把装备检修的流程规

范像放映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又一遍。

登上岛礁不久，郭兴保就迎来了第

一次特情演练。在急促的警报声中，所

有官兵迅速穿上战斗装具，冲向战位。

郭兴保一个箭步蹬上后舱，关上舱门，眼

前顿时一片漆黑。“下车立刻找装备阵

地”“听到信号先找掩体”，分队长不断叮

嘱着注意事项。除了分队长的说话声，

大家只能听到战友的呼吸声。

随着舱门打开，郭兴保快速奔向装

备。零星分布在滩涂上的装备被一层灰

白色的海盐覆盖，走近一看，表面的潮气

还未褪去；触摸一下，手感黏糊糊，箱体

锈迹斑斑。

凭借多年的经验，一个念头掠过郭

兴保的脑海：外在的锈蚀仅是表象，装备

内置线路又会有多少隐伤，它们还能否

承担守礁重任？来不及多想，郭兴保开

始工作。

任务顺利完成，郭兴保也见识到了

高温、高湿、高盐环境对装备的影响。终

年炎热潮湿、海风吹拂不断，导致装备

“水土不服”，极易氧化、老化。之后的一

个月，郭兴保处理了天线无法转动、线路

短路、油管爆裂等问题。他意识到自己

的知识与经验在岛礁上不够用，于是一

面进行着繁忙的维护修理工作，一面研

究装备原理，提升保障技能。

一次夜间红蓝对抗演练，某型装备

系统突发故障。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

暴雨让维修难度陡然提高。郭兴保向其

他维修骨干大喊：“‘敌人’随时会来，抓

紧时间！”天黑雨急，大雨模糊了大家的

视线，不断有人摔倒在泥水里，战友们相

互搀扶起身后又急忙向着装备奔去。跑

在前面的郭兴保拿起修理工具，数月以

来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在这时派上了用

场。战友们有的与他一起修理故障，有

的举起雨衣为他们遮风挡雨，有的打着

手电照明。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系统故障排除，装备恢复运转，笑容绽放

在战友们满是雨水的脸上。

自从上岛礁以来，郭兴保就没日没

夜地趴在装备上研究。岛礁环境对他的

工作影响很大，经常今天修好一处，过几

天又坏一处。可机器备件数量有限，交

通不便更让备件供应成了棘手问题。

为了寻找备件替代品，郭兴保想了

很多办法。有时装备支架断裂无法展

开，他就动手拆零件、找铁丝自己焊；非

核心部件损坏，他就探索原理，寻找相似

材料自己做。时间长了，他也摸索出了

一些可以临时替换备件的经验。

在一次演练中，操作手报告某型装

备车液压油表指标突然下降，郭兴保查

看后，断定是油管出了问题。他立刻找

来汽修躺板，匍匐着钻进车底，小心拨开

密密麻麻的管线，最终在油管保护套内

排查出一条裂缝。黑漆漆的高温液压油

正不断往外溢。

郭兴保擦擦脑门上的冷汗，心里不

禁犯难。这类故障放在平时，需要关停

设备，待设备冷却后更换备用油管，可现

在任务正在进行，怎么能关停设备？

正在为难之际，郭兴保灵机一动，一

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他从包中取

出包扎布、粗棉线和胶水，又一头扎进车

底。他先是穿针引线，对油管进行“缝补

手术”。高温液压油透过手套灼烧着他

的双手。随后，他又用包扎布将油管层

层包实，边包裹边涂抹胶水。随着一层

层布料紧紧粘贴在油管上，液压油渗透

得越来越少，直到成功修复故障。脱下

手套，郭兴保的双手已被烫得通红。

凭着这股拼劲儿，郭兴保等守礁官

兵排除故障百余起，成功化解了一次又

一次演习中装备的故障危机。

郭兴保的宿舍朝向大海，打开窗户

就能听到海浪声。结束一天的忙碌，他

坐在窗边，拨通了妻子的视频电话。屏

幕前，躺在妻子怀中的女儿睡得正香。

每每看到女儿，他的嘴角总是忍不住上

扬，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他向妻子讲

述海岛的风光，妻子与他分享生活的趣

事。妻子念叨最多的话还是“你放心工

作就好，家里有我”。

皎洁的月光映在海面上，波光粼粼，

像颗颗珍珠在无边无际的深蓝色丝绸上

滚动。海浪拍打礁石，岛礁是如此静谧。

郭兴保起身站在窗前，久久凝望着

北方，那是家的方向。

窗
外
是
大
海

■
黄
兵
兵

董
博
豪

被风吹得直打哆嗦的周向滨，终于

爬到了山顶。

这个满脸白霜的新兵仰望着更高

远的天空，任凭飞舞的雪花打在脸上。

那天，周向滨终于完成了军旅生涯的首

次巡逻任务。

契恰尔边防连，位于大山深处，平

均海拔 3000 多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

的七成。

作为新兵的周向滨完成新训后，来

到了契恰尔。经过 20 多天的适应性训

练，连长决定让新战友参加巡逻任务。

但当天执行巡逻任务的名单里，写着同

年兵张志远和薛城的名字，周向滨却因

高原反应无法参加这次巡逻。

次日早上，天上雪花飞舞，室外寒

风肆虐。周向滨默默地目送张志远和

薛 城 踏 上 巡 逻 路 ，眼 神 有 些 落 寞 。 高

原 反 应 稍 微 缓 解 后 ，周 向 滨 找 到 守 防

多年的班长杨永刚，急切地说：“班长，

我 也 想 参 与 巡 逻 ，不 能 巡 逻 算 什 么 边

防战士？”

班长安慰他：“我明白你的心思，但

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来了高原不

适应，得先把身体养好。”

“那我啥时候才能去巡逻呀？”听着

班 长 的 话 ，周 向 滨 有 些 失 落 又 无 可 奈

何。

见他这样执着，班长告诉他，如果

能负重来回冲两趟哨楼，就说明他已经

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可以去巡逻了。

听闻此言，周向滨心里顿时有了希

望。第二天一早，他便穿戴好装具，站

在了哨楼的斜坡前。

前往哨楼的路一共才 98 级石阶，但

这 98 级石阶坡度大，这里的氧气又十分

稀薄，负重冲坡每一步都很吃力。一心

想要参与巡逻任务的周向滨不在乎这

些困难，从这天清晨开始，他不断向自

己发起挑战。

寂 静 的 哨 楼 前 ，周 向 滨 只 能 听 到

自己的喘息声回荡在四周。尽管他按

照 班 长 的 叮 嘱 一 再 调 整 呼 吸 、协 调 步

伐 ，第 一 次 冲 坡 结 束 后 ，他 的 呼 吸 还

是 越 发 急 促 ，心 率 直 线 上 升 。 班 长 见

状 ，赶 忙 把 氧 气 罩 压 到 了 他 的 脸 上 ，

“向滨，来日方长，今天就不要再逞强

了……”

虽 然 第 一 次 挑 战 失 败 了 ，但 周 向

滨 没 有 放 弃 ，他心里那个念头像烈火

一样越烧越旺。老兵对他说，参加巡逻

是 一 名 边 防 军 人 的 使 命 ，也 是 荣 誉 。

只 有 走 过 巡 逻 路 ，才 算 是 一 名 合 格 的

边防军人。

周向滨不断尝试，每一次都要比上

一次走得更远，速度也更快。慢慢地，

他不再需要提前预备氧气瓶。经过十

几天的训练，周向滨终于可以一口气冲

哨 楼 两 个 来 回 。 同 时 ，他 也 惊 喜 地 发

现，自己的高原反应几乎没有了。

三月，平原的草木渐渐复苏，高原

依旧严寒。在一个大风呼啸的雪天，周

向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巡逻。

当他穿戴好装具和战友们一起走

上巡逻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整

条路都隐藏在茫茫白雪里，大家每一步

都小心翼翼。周向滨经验不足，摔了好

几个跟头，又默默爬起来。他不时仰望

一下山巅，那险峻的高峰不断为他鼓足

攀爬的勇气。

随 着 海 拔 升 高 ，巡 逻 队 伍 每 往 前

行 进 一 段 ，就 要 停 下 来 休 整 一 会

儿 。 翻 越 最 后 的 小达坂时，在队伍前

面 探 路 的 杨 永 刚 不 断 嘱 咐 身 后 的 战

友 们 ：“ 风 大 雪 厚 、坡 陡 路 滑 ，大 家 一

定要注意安全！”这时，连长让大家把

早 已 准 备 好 的 绳 索 拿 出 来 ，每 个 人 将

自 己 与 前 面 的 战 友 系 在 一 起 ，班 长 在

队首，连长在队 尾 。 大 家 踩 着 杨 永 刚

的 脚 印 ，压 低 身 体 ，缓 缓 向 顶 峰 前

进 。 到 达 点 位 时 ，时 间 已 经 过 去 了

一 个 小 时 。

登顶那一刻，周向滨突然感觉豁然

开朗，漫天的雪花似乎都在莹莹发光。

他展开双臂，抬头望着辽远的天空，感

受着烈风迎面吹来。他喃喃对自己说：

“你好，边防军人周向滨！”

登上山巅
■郭鑫淼 刘昌炜

武装越野

五公里不是终点

速度、耐力和意志的阈值

抵达才见分晓

抢占高地

谋兵布阵

赋予体能以战斗属性

士兵出击或隐蔽

如同山巅盯上猎物的雄鹰

气场和势能在热风中震荡

展翅

锐不可当

移动目标

告别固定胸环靶

去滩头、山地

去丛林、建筑群

去模拟实战真实环境

前方或后背

目标总是意外显形

选择匕首或枪口

应激反应成为本能

一招制胜

千锤百炼的生铁

变成士气如虹的枪阵

热血奔涌

子弹呼啸

一身绚丽的迷彩服

在冰天雪地里

迎接春风

战 歌

青春的嗓音

只瞄准一个音调

旋律和歌词服从于气势

气出丹田

不能冲上的高音

便是血脉偾张的吼

如同面向高地

抄起爆破筒迎着弹雨冲锋

龙吟虎啸

高原一样粗犷起伏

排山倒海

江河一样滚滚奔流

正步与心跳

节奏和眼神

清澈的爱和钢铁的信仰

每一声吼都激荡苍穹

一、二、三——四

士兵的歌

越整齐越震撼

越简洁越壮美

青春的军营

是战歌的海洋

每过一次营门

耳朵里便灌满涛声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士兵日记（组诗）

■程文胜


